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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孙犁小说中的美
   孙犁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他的作品以自己特有的风格深深地吸引着广大的读者，有人说他的作品是一首首抒情诗、有人说他的作品是一幅幅风景画。不错的，他的作品不像有些作家的作品那样金戈铁马，也很少有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是它们却送来缕缕荷花香，沁人心脾。正像茅盾说的“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不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不落轻佻。”

孙犁是从抗日战争开始走上创作道路上的，更具体地说，是抗日战争唤醒了他的才情，于是他就奋笔疾书，写了这篇篇优美的文字，他认为每种事物都有一种美的及至“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驮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他们的及至。”他创作的原则就是反映这种及至的美，下面就从人性美、人情美、意境美和语言美几方面加以分析。

一、人性美和人情美。纵观孙犁的全部作品，我们不难看出一个作家创作的轨迹，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反映抗日战争生活的。抗日战争，震撼着中华大地上每个人的心，战争破坏了人民美好的生活环境，亡族灭种的危机迫使每个人拿起武器，打走侵略者。

正像孙犁在《荷花淀》的写作中所说的“当时，一个老太太喂着一只心爱的母鸡，她就会想到：如果儿子不去打仗，不只她自己活不成，她手里的母鸡也活不成。一个小男孩放牧着一只小山羊，他也会想到：如果父亲不去打仗，不只是自己不能活，他牵着的这只小山羊也不能活。”抗日战争唤醒了人们极大的爱国热情，于是，在冀中平原上的人们就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战歌。作为一个时时关注着祖国和人民命运的作家自然而然地被他们的行为所感动。“那些青年妇女，我已经屡次声言，她们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孙犁就是这样的被感动着，然而，孙犁他这位忠实生活的作家却不愿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我写到的都是我见到的东西，但是经过思考，经过选择。”这就造就了孙犁小说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中很少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是抓住生活中的一个小小侧面、一个小小环节，用重笔去写它，使它光亮起来，从而表达了作者创作的美学原则，赞扬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我们还是拿《邢兰》这篇作品加以分析。这个名字为什么能叫作者记住呢？假如你乍看他，你就猜不着他究竟多大年岁，你可以说他四十岁或是四十五岁，因为他那黄藁叶颜色的脸上，还铺着皱纹，说话不断气喘，像有多年痨症，眼睛也没有神，干涩的。但你也可以说他不到二十岁，因为他的身长不到五尺，脸上没有胡髭，手脚举动活像一个孩子，好眯着眼笑、跳、大声……这样一个干瘪的没长胡须的瘦小老头的形象，如果请一位善于画像的人给他画张像，那一定可笑的很，作者为什么恰恰记住了这样一个人？就是他的身上体现了一种革命战争年代劳动人民身上特有的美德：乐观、勤劳、勇敢、乐于助人，这种美德广而言之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积淀，他在特定历史时代和条件下触发的。

作者当时住的房子可以说称得上“冷”，“我一坐下来，刻不上两行字，手便凉得红肿僵硬了。”此时作者的心中自然能想到火，可是，柴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我走出转进，缩着头没有办法。”邢兰的出现帮助了寒冷中的作者。我们看当时作者的心理状态，“我以为，这是老乡们过去的习惯，对军队住在这里以后的照例应酬……”当时作者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他对邢兰是不信任的，可是，当劈柴燃烧起来一股烟腾上去时，作者无言。简洁的几笔描绘着邢兰烧火的情景，他眯缝的眼，一个低平的鼻子，而鼻子像一个花瓣翘上来，嘴唇薄薄的，又没有血色，老是紧闭着。此时无言，却胜过千言，只有那柴火在噼噼的响。作者的心情是激动、是平静、还是别的什么……我们的人民对待子弟兵就是这样亲人般的感情呀！邢兰这一形象，以蕴藏在内心深处的美好的心灵伴着火焰升华，光亮起来，这不能不说是孙犁独特的审美发现。作者与邢兰熟识起来，知道了他家的情况。孩子没有裤子穿，吃不饱，可是邢兰还时常给我拿些黄花菜、干粮。没有对人民子弟兵无限的爱，他的这种做法是难以想象的，就是这样一种境况，他也从没有愁过，而是以极大的热情工作着，他发动组织了农村合作社，打探敌情，保护电缆。“夜里，他顺着电线掩住嘴……”邢兰的作法，如果放在一个身强力壮，吃饱穿暖的人身上，也许并不能激起读者心灵的震动，他恰恰是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瘦小的人，一个不声不响干事业的人，孙犁抓住了这一生活中的闪光点将它突出，使它美起来，这个人物是活生生的人物，他不象有些作品种的英雄人物那样不食人间烟火，头戴灵光圈，他是高于生活的，但是他确实又是来自于生活，他恰恰体现了孙犁创作的原则，表现出美的极至。

邢兰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还拿着口琴吹着，这又可看成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作者在这里用了极浪漫的笔法把邢兰这一形象又向极至的美推了一步，主人公那乐观向上的美好品质又显现在读者眼前。孙犁这个短篇小说，不过几千字，却深深打动着每一位读者的心，邢兰身上的勤劳、善良、乐于助人、乐观人生态度，不恰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吗？一篇小小的文字，竟能体现出如此深刻的主题，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审美趣味起决定性作用。孙犁的很多作品都体现了这一创作主旨，像《红棉袄》、《瓜的故事》、《碑》、《山地回忆》等等。

二、如诗如画的意境美。孙犁的小说是反映广阔时代背景下人民的生活的，他的作品除了许许多多像邢兰这样富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人物形象之外，不能不提一提他在塑造这些人物时所运用的如诗如画的意境。中国古代的诗词特别讲究意境，中国的水墨画儿特别讲究意境，同样，孙犁的小说也特别讲究意境，富于意境美。

提到意境美，不少人自然会想到《荷花淀》。的确，这部短篇小说确实以它那特有的抒情写意吸引了千万读者。别林斯基说过“从生的散文中抽出生活的诗，用这生活的忠实描绘来震撼灵魂。”孙犁就是这样一位能手。“月亮升起来了，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着柔滑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这个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在一片白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处银白的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来，带来新鲜的荷叶荷花香。”这段描写水生妻月夜编席的文字，作者把主观抒情融于物象，从而描出一幅生动优美的画面。洁白的地，洁白的云，银白的水淀，透明的雾霭。天空、地面都染成了洁白一片。画面整体说来是宁静的，作者在这里用了两个美妙的比喻，把编成的席子比喻成雪和云，不能不说新鲜奇妙。从地面的雪到天空的云，有广阔的空间，在雪转到云的过程中，那坐在席片上的女主人公也仿佛忽悠忽悠地飘起来，透过平面的纸背，立体地浮现在眼前。作者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接点，把地面空中很好地连成一个整体画面。那就是女主人公往淀里望的一刹那。月光下，淀里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这是一个雾气迷茫的月夜。整个画面融合在一个色度里了。至此再回味一下那忽像坐在雪地上，忽像飘在云彩上的女主人公，不但不觉奇怪，而是不得不拍手称妙了。在这里，抒情、叙事、状物、写人、浑然一体，真是有声、有色、有味。抒情的调子，优美的境界，构成了一种优美的意境。

    可以说，孙犁是创造如诗如画的能手，他的许多小说中都有这样意境的创造，他这种意境的创造，不是单单的孤立为写景而写景，抒情而抒情，他的这种意境是融进了作者本人的爱，把意境的创造和小说人物塑造，景物描写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创造意境是为了更好地写人物的美。“灯心吸足了植物油，爆炸着，女人的疑心去了。她看见面丈夫那干枯的脸，充满血丝的眼睛和那因完成一件大事兴奋快活的神气，她也笑了。像八月十五的月，一片乌云从它身飘过，月儿显得更俊秀了。花儿避免夜晚的冷露，合起它的花瓣，在朝阳的照射下，它翻然开放……”这是《第一个洞》结尾处的一段描写。作者在此处用八月十五的月，来暗示小两口感情上隔膜的烟消云散，不能不说是妙。在这样一个幽静的夜里，只有油灯炸响，两人相视而立，无声中似有千言。作者假借月亮和花的描写创造一种十分巧妙完美的艺术境地，使人忘返，像这样优美的意境在《浇园》、《藏》、《战士》和长篇《风云初记》等作品中是随处可见的。

三、优美的语言。孙犁的小说不仅用处于极至美的人物形象和优美的意境来影响读者，除此之外，他的语言美也是不容忽略的。我们都知道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她不象绘画和音乐舞蹈那样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视觉，它要借用文字这个语言载体，怎样运用抽象的文字表现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图，确实需要一翻功夫。孙犁的小说，在语言的运用方面确是有独到之处的，不是有人把他的作品比作诗和画吗？不是有人把他的作品比作一曲悠扬的音乐吗？

语言色彩美研究视觉艺术的美国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在其《色彩论》一书中指出：“个别艺术家的独特配色方法，既可以和他们的作品的题材联系也可以和他们的性格联系起来。”的确是这样的，孙犁在小说创作中，对色彩也是有其独特的选择的。他的作品描写的是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歌颂的是充满革命热情，青春活力和优美情操的人物，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往往采用红、绿两种颜色的语言来加以刻画描述。当然，作者同时也用白色，黄色的语词，但是也明显地反映了作者用这些颜色的意图，那就是更好的衬托所选的主要颜色，我们还是拿他的作品来分析。“……她爬的很快，走一节就坐在石头上望着我们笑，象在乱石山中，突然开出的一朵红花，浮起的一片彩云来……”，“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在不断地被风吹卷，象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以上两段是《吴召儿》里作者对吴召儿的描绘。小说就是以人物刻画为主的文学体裁，刻画人物的手法多样，像孙犁借词语色彩衬托人物性格不多见。众所周知，红色象征着活泼、热情、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孙犁用“一朵红花”“一片彩云”来比喻性格，活泼开朗的性格来自于有色语言的书写。

再如《浇园》中一段描写“李丹站在香菊对面，把拐支稳，低下看：那是一眼大井，从砖缝里蓬蓬生着特别翠绿的草，井水震荡的厉害，可是稍一平静，他就看见水里面轻微浮动着晴朗的天空，香菊和鬼子姜的影子，还有那朵巍巍的小白葫芦花。”这是战士李丹从井中所见的一翻景致，这里作家运用了两个特殊意义的颜色，就把李丹在香菊家养伤时所特有的情绪和愉快的感觉表现的极为传神。可以说，当时作者可以让作品中的人物展开心里活动，来表现上述意图，但是那就会占很大的篇幅，并且未见得取得应有的效果，相反作者仅用了两个色彩宁静的词语就表现的优美且入情入理。

    此外，孙犁小说的语言富有音乐的旋律，他运用语言很重视它

的音乐性，他把“音乐性”作为“好的语言”的一个重要条件。《文学入门》在写作时，他把语言的声调，节奏有考虑到了，使用语言象音乐一样悦耳。如《藏》中的一段描述：“媳妇叫浅花，这个女人，好说好笑，说起话来，象小车轴新摸了油，转的快叫的又好听。这个女人，嘴快脚快手快，织织纺纺全能行，地里活塞过一个好长工。她纺线，纺车象疯了似的转；她织布挺拍乱响，梭的象流星；她做饭，切菜刀案板一起响，走起路来，两手甩起，象扫平屎的一股小旋风……自从她来后，屋里干净，院里利落，牛不短草，鸡不丢蛋。新峁的娘念了佛了。”这段文字，排比、对偶、交互运用；句式工整，节奏鲜明；平仄搭配，错落有致；抑扬顿挫，声调和谐。有如小溪的细流，水声潺潺，有节奏地响着。说它是一支歌，一支曲，并不过分，孙犁就是这样，在写作时较多地运用排比，对偶句式，增强了语言的形式美和音乐美。

    孙犁的语言，是诗的语言，有浓烈的抒情味，他的作品往往以情感人，以景动人，以理启人，情、景、理、化为一体，抒情、描写、

议论融为一炉。如《荷花淀》里妇女们寻夫途中，不料遇敌，这时写道：“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边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这难道不是一首非常优美的抒情诗吗？在这段描述中作者借景抒情，以景喻人，以景赞人。这段文字情浓、意浓、语秀，誉为警句并不过分。

孙犁小说语言的诗化还表现在语言简练上，俄国小说家契诃夫曾说：“简练是才能的姊妹。”不是有人把他的小说比作诗吗？是的，在孙犁作品里，无论是叙述、描写、还是人物的对话都是非常简练的，如《吴召儿》中的一段描述：“关于行军，就不用说从阜平到五快镇一段讨厌的砂石路，叫人进一步退半步；不用说雁北那淌不完的冷

水小河，蹬不住的冰滑踏石，转不尽的阴山背后；就是两界峰的柿子，插箭岭的风雪，雁门关外的辣椒杂面，也使人留恋想念。”行军经历之广，见闻之多，孙犁写来只须三言两语就把每一地方的风貌，把所见、所闻、所感、写尽了，而且，层次是那样清晰，文笔是那样流畅，句式是那样优美，真可以称为诗句了。    ．

    孙犁的小说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万千读者，随着时代的推移越发醇香，他的作品像杯杯佳酿。正像老舍作家在文集自序写的“现在证明，不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孙犁小说创作何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当然有诸多方面的因素，但他独特的美学追求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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